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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姨与牛
□武 歆

还没有出正月，高兰儿就听见南边不断地响起大炮声，
离得远，就像闷雷一样。她知道那是围攻延安的大炮声。听村
上高大伯说，胡宗南这个狗东西打延安，真是发狠了，不光用
上了大炮，天上还飞着大铁鸟呢。大铁鸟那家伙更是厉害，拉
屎一样朝下面扔炮弹，眨眼之间就把好好的一座砖窑或是石
窑炸飞了天，要知道一座砖窑或是一座石窑，那得是多少钱
才能盖起来的呀！

高兰儿没有去过延安，但听过当兵的娃他爹讲过延安，
讲过枣园，讲过杨家岭。她也曾想过一定要去延安看一看，看
一看毛主席住的地方。娃他爹说过，等找时间，一定要带她去
延安。可话是这样说了，娃他爹却是没时间。所以高兰儿也只
能这样想一想，真是让她去，她哪里能脱开身子？两个淘气的
男娃，还有公公，一家几口人吃喝拉撒睡，睁开眼就是忙活。
去年瘫痪了好几年的婆婆走了，如今，家里家外，全凭高兰儿
支撑。她也想过，将来有的是时间，等不打仗了，娃也大了，娃
他爹回家来，到那时她肯定能去延安。可是现在……延安被
胡宗南的大铁鸟给炸了，将来还能建好吗？高兰儿心里闷的，
好几天提不起神儿来。

现在的高兰儿最惦记的就是娃他爹吃饭的问题。想要马
上做的事情，就是怎样才能用一把剪刀把小黑杀掉，然后把
小黑的肉快点送走，不能让娃子他爹饿肚子呀，饿肚子怎么
能扛枪打仗呀。听说娃他爹和部队上的人，一夜能走二百多
里路，饿肚子怎么能走那么远的路呀？

杀小黑这件事，高兰儿已经琢磨三天了，今天无论如何
要动手了，所以她起床后，把剪刀揣在怀里。现在家里惟一锐
利的武器，就是这把做活儿的剪刀了。

外面的风很大，她颤着身子，扶着门框，喘息着走出去，3
天没吃饭了，身上一点儿劲都没有，骨头就像酥了一样，刚才
站得猛了点，眼冒金星，差点摔倒。

院子不大，过去娃他爹还有公公都在时，转不过磨来。现
在家里只有她和小黑，娃他爹当兵已经两年多了，战事紧，今
年过年也没回家来看看。半个月前，公公也跟着村上的人去
支前了，听说做了担架队员，专门救护伤员。她把两个全都生
病的男娃送回娘家，家里已经没吃的了。还有，她要杀小黑，
娃在家，碍事，那是要吓着孩子的。

眼下，不仅两孔土窑变大了，就是院子也大了，空荡荡
的。一阵风刮过去，地上的土在院子上空弥漫。

高兰儿来到牛栏旁边，小黑有气无力地看了她一眼，
“哞”了一声，然后就再也没有声音了。院子里又恢复了死一
样的静寂。

已经七八天了，小黑的叫声越来越低，低到只有高兰儿

能听出来它在叫，在外人听来，大
概只能算做一声粗粗的喘气。小黑
过去那是多么精神，可是现在呢，
蔫头耷脑，背上已经露出清晰的骨
骼形状，一双原本闪亮的黑眼睛，
早已经黯淡无光，仿佛蒙上了一层
灰土。

太阳已经升起老高，刺得人睁
不开眼睛，但天气依旧冷，冷得人
浑身发抖，仿佛穿透了骨头缝儿，
在骨头缝里肆无忌惮地跑来跑去。

这时，小黑无力地抬起头，看
着她，它的眼睛里闪烁着一种委屈
的目光，她明白小黑目光的含义，

意思是在质问她，难道你要饿死我？你怎么这样狠心呢？
高兰儿用手摸着小黑的脑袋，疼爱地说，黑娃，你咋不懂

事呀，娘也是没吃的呀，只要有娘吃的，难道会没你吃的？娘
在想办法呀。

小黑好像听懂了，低下脑袋，细小的尾巴甩了甩。高兰儿
立刻躲开小黑的目光，她不敢再看小黑，她说的“想办法”，不
是给它找吃的，而是要杀死它！她把手慢慢地伸向怀里，当手
握住剪刀的时候，她的手又发颤了。小黑就像她的娃一样，做
娘的怎么能杀死自己的娃呢？

7年前她从绥德嫁到米脂这个叫“石沟子”的小村子，小
黑就是她的新婚陪嫁，那时小黑才一岁，活蹦乱跳，尤其两只
眼睛，即使是在夜里，也是闪闪发亮。后来小黑长大了，能干
活了，它吃的少，却有力气，耕地、拉车、拉石碾子，样样干得
出色。她经常和小黑说话，惹得男人在一旁讥笑，说她跟他三
心二意，把心思都放在小黑身上了，早晚有一天，要把它卖
了，或是把它杀了吃肉。男人只是说笑话，哪里想到，高兰儿
当了真，当即蹲在地上，“呜呜”地哭起来，把男人吓坏了，搂
着她的肩膀，一个劲儿的赔不是。从此，膀大腰圆的男人，再
也不敢在小黑面前“放肆”，真的把小黑当了娃。两年多前，男
人扛枪走时，还摸着小黑的脑袋说，娃，我走了，听你娘话呀。

高兰儿想起往事，心“怦怦”地跳，她在心里不住地对自
己说，没有办法，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呀，小黑，你得原谅娘呀！

高兰儿必须要杀死小黑。
10 天前，边区政府第 7 次在米脂征粮，高大伯搓着一双

大手说，没有办法呀，听说咱们部队只有3万人，可是要跟胡
宗南的25万人打仗呀。

高大伯当村长已经十多年了，他是村上第一任村苏维埃
主席，一直干到现在。他善于做工作，善于启发村民的觉悟。
他接着说，3万人对付 25万人，你们想想那得是用多大的力
气呀。

高兰儿没上过学，不识字，但是简单的数字，她还是能够
算清的。在高大伯的提示下，她在心里算了一下，这一算不要
紧，把她吓一跳，原来相当于娃他爹他们一个人要对付七个
人呀，一对七，那是得使力气，不使力气干不过，可要想有力
气，必须得吃饭呀。听高大伯说，边区四周都是胡宗南的部
队，打日本那会儿，他们就围困边区，没吃的、没用的，那日子
别提了；现在小日本给打跑了，他们还是围困，现在打起来
了，更是水泄不通。部队要打仗，没有办法，解放军只能就地
征粮。其实，高老伯不说，老百姓也懂得这个理儿，人是铁、饭
是钢，不吃饭哪有劲儿行军打仗，所以村上人只要家里还有
一口吃的，全都捐给了部队，这最后一次，就连咸菜干都没

了，树叶子、树皮也吃没了，可是昨天高大
伯挨家挨户走，哀求大家，看看还有啥子办
法，能给部队再搞点吃的。于是，高兰儿犹
豫着，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小黑。

婆姨杀牛，那可是村子里从来没有过
的事情。可眼下，村子里没有青壮年了，本
来她想找高大伯帮忙，可见高大伯也是饿
得说话没力气，杀牛那可是力气活呀，不能
麻烦人家，还是自己来吧。

高兰儿站在牛栏前，看着小黑，终于掏出了剪刀，她想要
下手快，不能让小黑受罪，于是趁着小黑不备，照着它的喉咙
处就是一刀，可是她的劲儿太小了，扎得不深，小黑四个蹄子
腾空而起，发出吓人的叫声，不像是牛叫，仿佛怪物叫声一
样。尽管扎得不深，但是小黑的脖子还是渗出了血，滴滴答答
地向下落。高兰儿心疼得赶紧抓起一把黄土，堵住小黑的伤
口，小黑看看她，低下头，似乎原谅了她。

高兰儿的眼睛里立刻涌满了泪水，小黑在她眼前变得飘
浮起来，好像真的成了她的娃。于是她赶紧擦干眼睛，咬咬
牙，在心里想，不能耽搁，越是犹豫，越是不能下手。于是，她
再次看准小黑的喉咙，突然拔出剪刀，使出全身的力气，猛地
扎下去。小黑感到了剧烈的疼痛，四蹄撒开，猛地向前蹿了出
去，一下子冲出了牛栏。高兰儿被撞倒了，剪刀把她的左臂划
开了一个大口子，鲜血立刻流出来，她吓坏了，闻到了一股血
腥味，赶紧抓一把黄土，堵住了伤口。

小黑在院子里惊恐地转悠，很快就停下来，它已经没有
力量再走动了。但只要看见高兰儿动一下，它还会立刻跑起
来，以为还要杀它。

高兰儿瘫坐在地上，呼呼喘着大气，她小声地招呼小黑。
小黑呀，你过来，听娘说话，娘不杀你，是有话跟你讲。

小黑站住了，偏着脑袋，认真地看着高兰儿，似乎在琢磨
她的话是真是假。高兰儿把剪子藏好，站起来，摇晃着身子，
慢慢走向小黑。小黑没有跑，她摸着它的脑袋，小黑顺从地低
下头，很低地“哞”了一声。

高兰儿说，你听见大炮声了吗？
小黑看着她。
高兰儿说，你大正在打仗呢，一对七，一个人要对付七个

人呀，使那么大的力气，可是你大肚子里没食呀，你知道吗？
家里实在没吃的呀，只能把你送过去。

小黑一动不动，不解地看着她。
高兰儿趁此机会，又掏出了剪刀，她必须要快点杀了小

黑，她看见小黑淌血的脖子，心里疼呀，感觉自己要死了一
样。这一次她看准了，照着小黑的喉咙，又一次猛地扎过去。
扎着了，但还是不深，小黑又一次跳起来，再一次把高兰儿给
撞倒了，锋利的剪刀划破了高兰儿的身子，这一次很危险，划
在了腹部，高兰儿感到钻心的疼，她赶紧用左手抵住疼痛的
部位。

高兰儿再也起不来了，她无力地侧躺在地上。已经是中
午了，太阳照在她的身上，暖融融的。高兰儿不想起来了，她
觉得大地是那样温暖，那样舒服。

小黑远远地躲在角落里，它也没有力气再跑了，甚至连
撞破那个破院门的力气都没有了。它不想跑，除了没有力气
之外，还是不解，平日待自己那么亲热的主人，为啥子要置它
于死地呢？它怎么都想不明白，怀疑自己在梦中。

过了好一会儿，小黑看见躺在地上的主人一动不动，它
有些担心，于是慢慢地凑上前去。走到近前，小黑看见主人的
身下淌出来鲜红的血，在阳光的照射下，那些血鲜红耀眼，晃
得它睁不开眼睛。

小黑低下头，用脑袋拱了拱主人。高兰儿醒了，看见小黑
站在自己面前，喉咙处不住地向下淌着血，她心里震动了一
下，感觉仿佛是自己的喉咙在流血，她挣扎着坐起来，抱着小
黑的脑袋，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

高兰儿眼前忽然出现小黑跟随她出嫁那天的情景。在吹
鼓手的唢呐声中，她依然能够听见小黑的喘息声。后来她突
然让轿子慢下来，随后她对着轿子旁边的娘家人说，你们快

去看看，小黑是不是走错路了。果然，娘家人扭身看了，对高
兰儿说，小黑下了坡，差点走没了。真是神了，她坐在轿子里，
竟然能够感觉小黑走错了路！这令那些走南闯北、见多识广
的吹鼓手们都连声称奇。在婚后的日子里，小黑成了她的娘
家人，不管高兴事还是委屈事，没人的时候，她都会来到牛栏
旁，摸着小黑的头，跟小黑说起来没完。小黑似乎真的能够听
懂她的话，伤心时，还会流下眼泪。高兴时，总会“哞”一声，然
后把脑袋扎进高兰儿的怀里，胡乱地拱两下……

高兰儿坐在地上，抱着小黑的头，回忆着7年的岁月。她
这才感到小黑真的老了，应该叫老黑了，是呀，它比她的两个
娃都大。过去小黑的后背特别光滑，现在摸一下，粗糙得很，
比树皮还粗呢。

高兰儿想着往事，低下头，看见自己的身下，她吓了一
跳，原来已经流出好多血来，刚才她竟然没有感觉，直到这时
她才感到自己浑身无力，腹部钻心地疼，她已经没有力气站
起来了，于是她对着小黑讲起为何要杀它的原因。小黑没有
跑开，竟然认真地听着……

高兰儿说不下去了，她抹了一把眼泪，从地上把那把带
着小黑血迹和她血迹的剪刀拿起来。就在这时，不可思议的
事出现了，小黑竟然双膝“扑通”一声跪了下来，直接把头伸
到她的眼前。

高兰儿怔了一下，她看见小黑的眼睛里流出一行眼泪，
那行眼泪流得很慢，缓慢到仿佛停在了某个位置上，再也不
朝下面走了。高兰儿看不下去了，她知道自己不能再犹豫了，
哪怕再过一秒钟，她都有可能改变主意，于是她闭上眼睛，举
起剪刀，使出全身最后的力气，猛地扎向小黑的喉咙……

高大伯推开高兰儿家院门的时候，已经是黄昏时分了。
在下午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高兰儿的公公在前线牺牲的消
息——是被炸弹的一块碎片击中后脑牺牲的。直到死时，他
肩上的担架都没有掉下来，他的身子是一点点的、慢慢地矮
下去的，所以担架上受伤的战士没有摔伤，非常平稳地滑到
了地上。

高大伯想过来看一看高兰儿，他不想告诉她这个噩耗，
只想看一看这个婆姨一个人紧关院门，已经一天了，别出啥
子事吧。

高大伯推开院门，看见高兰儿和牛抱在一起，鲜血已经
渗透到黄土地上，形成了许多暗红色的土疙瘩。他怔了一下，
突然明白了这个婆姨杀牛的原因。他赶紧蹲下身子，抱起高
兰儿，用手按在高兰儿的鼻孔，似乎还能感到微弱的呼吸，于
是他大声地喊起来，让她快点醒来。

在高大伯的呼喊声中，高兰儿慢慢地睁开眼睛，那一刻，
她看见了前方的夕阳，红色的夕阳已经染红了天空，在风中
好像在抖动……那一刻，她突然看见了娃他爹正从红色的夕
阳中向她走来，他扛着枪，满脸带着笑容，大步流星地来到近
前，他大声地告诉她，他们打了大胜仗，在40天内，他们在羊
马河、在青化砭、在蟠龙，打了三场漂亮的歼灭战……高兰儿
好像还看见了娃他爹跟随部队，一年后光复了延安城……她
跟在娃他爹的后面，第一次走进了延安城……

高大伯继续呼喊着，他忽然看见高兰儿的嘴角咧开了，
很快笑了起来，笑得是那样灿烂，就像高山上绽放的山丹丹
花一样……

插图：孟浩强

车在公司门前猛地一刹，我的鼻子不提防
撞在了前座的靠背上，头嗡地一下，一阵难耐的
酸疼攫住了整个脸部。我伸手摸了摸，并没有
血，是鼻涕。

一场虚惊。
我忍不住想笑，脸上的肌肉却出了故障，呆

板，僵硬，怎么都拉扯不开。我有点急了，抽了抽
鼻子，故障在持续。我有些不相信，怎么就这样
了？是刚才撞的，还是前几天就笑不出来了？我
深吸了一口气，再试，眼泪都快挤出来了，还是
没有成功。我有点害怕了，假如从此丧失了笑的
功能，我该怎么办？上高中时，我半夜出去撒尿，
不慎患上了面神经麻痹症，口眼歪斜，有好几个
月居然不会笑了，后来找了个老中医针灸了半
个月，谢天谢地总算恢复了。从那以后，我就十
分珍惜自己的笑，不失时机地笑，能笑时我总不
会放弃。

但是现在，时隔十几年，我又一次尝到了当
年那种不会笑的苦头。肯定是刚才的一撞造成
的。什么破司机，看来是不想干了。中午的酒有
点多，都喝得我撩不起眼皮了，我努力睁大眼
睛，想看看司机小王究竟长了几个胆子，竟敢这
么对待他的上司？但是，我很快发现坐在驾驶座
上的不是小王，是一个女的。不对，我的司机不
是女的呀。我又揉了揉眼睛，确实是个女的。她
也回过了头，微笑着对我说，阎大经理，你一路
呼噜呀，睡得可好？这不是石琳吗？我的大学同
学，热恋过的女友。她怎么给我开车了？我说，真
不好意思，喝高了，喝高了。石琳又一笑，阎大经
理，你还不下车？你不是说还有个重要的会吗？

没错，我记起来了，一会儿是有个重要的
会。

我想对她笑笑，可是我发现我又一次失败
了，根本就笑不出来。脸上的肌肉好像故意跟我
过不去，绷得跟牛皮似的。

我苦着脸下了车。
这时候，我看到另一辆车跟上来了，这才是

我的坐骑。车一停，文海和高达推开车门跳了下
来。司机小王也出来了。高达坏坏地一笑，怎么，
石女士驾车，感觉不错吧？我瞪了他一眼，说，我
怎么上了她的车？高达又是一笑，压低声音说，
看来你真的喝高了，你非要让人家石琳送你，旧
情难忘啊。对了，路上没对人家使坏吧？我挥了
挥手，去去去，开什么国际玩笑呢。高达哈哈一
笑，说，快去吧，你不是还有个重要的会吗？一中
午你都在对我们强调你有个重要的会，不能多
喝，以前你可很能喝呀。是不是故意装醉，晚上
不想作东了？我说，少贫吧，赶紧唱歌去，晚上老
地方见。

高达这才上了石琳的车。
石琳开了车窗，冲我一笑，你先忙，我们走

了。我也想报之以一笑，可越急越笑不出来。我

心里恶狠狠地骂着自己，真没用，你就这样对待
你亲爱的石琳？连个笑都不给她？她多在乎你的
笑呀，她常说你笑起来真动人，和你在一起，永
远没烦恼。可再骂也没用，我笑不出来了。如果
照照镜子，一定能看到里面那张脸很扭曲，五官
紧张，风云突起，随时都可能爆发一场战争。石
琳肯定看出了我脸上的局势，她的笑刹那间凝
固，代之而起的是惊讶，老半天她才出了声，阎
东，你没事吧？我摇了摇头，没事。

她古怪地看了我一眼，一鸣喇叭走了。
他们一走，文海就架住了我，小声说，经理，

您没事吧？
扶什么扶，走开！难道我不会走路吗？
我没想到我会这么大发雷霆，这一点不像

我原来和风细雨的风格。我意识到自己有些过
头，扯了扯嘴角，想冲他笑笑，可嘴角说不出的
僵硬，根本就拉扯不开。

其实我是个爱清静的人，一点都不喜欢应
酬，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如今我的身份已不
同以往，树大招风，稍不留意就不知道得罪了
谁，至少也会落个架子大的名声。更何况大家都
是一番好意，人之常情嘛，你刚刚上任，弟兄们
怎能不捧捧场。就说今天，高达特意从京城赶回
来，还一路把能联系上的大学同学都请了来，我
怎能不喝呢？

经理，该上楼了，先回您办公室喝点水，解
解酒。文海见我不走，催促道。

解什么酒？你是不是觉得我这样子很可笑？
没有，我，我没觉得您很可笑。
那你催什么催，让我在这儿站一会儿，吹吹

风。我看了看表，再过一会儿，员工们就该来了。
是是，那我陪您站一会儿。文海小心地说。
员工们开始陆续来上班了。
我站在楼门前，谁一进门，我都能看到他们

的面部表情。我发现他们大多都很尊敬我，点
头，微笑，问好。看到他们向我微笑，我也想回一
个微笑，但是，我脸上的肌肉却没有任何反应。
这让我很羡慕他们。会微笑的人多么幸福呀。可
能因为这幸福，他们忽略了我脸上的表情，没注
意到我已经不会笑了。

我忽然明白了什么，也许，我早就不会微笑

了，一当上经理就不会了，而不是今天。
可是，一个人连笑都不会了，这有多可怕

呀。
你看，刚刚从我眼前过去的那个马科长，他

就不会笑。他明明看到我站在这里，却好像没看
见似的，低着头，老鼠似的窜了进去。他是从啥
时不会笑的？我想起来了，从我当了经理那天，
他就不会笑了。我知道他也想当经理，可是人稠
地窄轮不上呀，这么大个公司，中层以上的管理
人员就有五六十人，但经理只能有一个，权威只
能一个，都成了权威那不乱套了吗？所以啊，马
科长，你还是努力笑笑吧，这对你有好处，笑一
笑十年少，有个年轻的心态，对身体是非常有好
处的。

再看，那个小刘，笑倒是会笑，但笑得明显
不庄重，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真是莫名其妙！
年轻人，“80后”，有思想，业务能力强，这很好。
但是有思想就可以这么玩世不恭吗？年轻人，还
是态度端正一点好，这样下去，危险，太危险了。
你是个人才，以后我得找你谈谈，给你讲讲我过
去的故事。还是笑笑好。初到公司时，我见了经
理副经理部门主管就笑，虽然他们并不认识我，
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可我并没有因此就不去
微笑，不到一年，形势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几
乎所有的上司都记住了我的名字，了解了我的
业绩。3年后，我就被提拔为部门主管。

再看这个老张，也是个不会笑的主儿。难道
笑一笑就失了身份，就低人一等了？狭隘！小心
眼！我站在这里，只是为了表明我很守时，可你
呢，一定认为我是来监督了，来和你过不去了。
你看看你，甚至故意向文海点头而没有勇气看
我一眼，好像我是只吃人的老虎。太可笑了。

哎哟，欧阳天来了，我从前的好朋友、好搭
挡。看到我站在这里，他点了点头就想进门，我
一招手，喊住了他。经理？有事？他嘴张得老大。
我哼了一声，没事就不能说说话？怎么，我当了
个经理，你就对老朋友冷若秋风了？他又忙不迭
地摇头，哪里，我这不是忙着赶时间嘛。我摇摇
头，再忙还没个说话的空？老弟，生分了，你和我
生分多了。我抬起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我觉得他那样子真可笑。
我发觉自己还真的笑了出来。但是，我感到

我面部的肌肉还是那么僵硬，刚才的笑只是从
鼻腔里发出的，而且笑声里裹夹着阵阵冷气。

他哆嗦了一下，匆匆上楼去了。
时间不早了，我看了看表，打算往里面走。

突然，我听到手机响了一下。我掏出看了看，是
石琳发来的：阎东，你没事吧？我怎么觉得你不
会笑了？我记得你过去和我说过，你曾经患过面
神经麻痹症，不会是又复发了吧？你可要保重。
看过了，我忽然觉得心里有些恼火，这都说了些
什么呀。就算我们现在分了手，就算你离开公司

到了省城，也不能这么说些不三不四的话吧？我
是娶了总经理的姨妹，可谁让她追得我那么紧，
而你呢，又是一步步后退，最后竟然主动离开了
公司。你应该知道，我心里只有你。我摇了摇头，
给她回了个短信，我在开会，会后再联系。

发完后我心里还是气呼呼的，一低头，看到
脚下有颗黑石子，忍不住抬脚踢去，可我不但没
踢准，还险些摔倒。

没事吧，经理？身旁的文海赶紧扶住我。
我摇了摇头，能有什么事？上楼！
文海紧跟在我的身后。他是前年才调进公

司的，还不到30岁，和我既算不上朋友，更不是
同学，可是今天的同学聚会我还是把他带了去。
他机灵、活泛，办事想得周全，靠得住，就像曾经
的我。我一上任，就点名把他从业务部要过来，
做了我的秘书。

看到我要进门，门卫跑了过来，微笑着帮我
拉开了门。

笑什么笑？看看你那肩章，歪成了什么样
子？是不是经常这样？以后得注意，知道不？你代
表的是公司，要注意形象！

说完，撂下呆头呆脑的门卫，随文海上了电
梯。

经理，咱回办公室吧。出了电梯，文海微笑
着对我说。

不，一会儿就开会了，还是去会议室吧。
经理，会是不是改天开？您，今天有点喝高

了。
开什么玩笑？你严肃点好不好？
是是。
偌大个会议室里，空无一人，一排排椅子闪

着光亮，在那里静候着。也不怪大家，还不到开
会的时间嘛。我没有急着走向属于自己的那个
位置，不用担心，在这里，现在的首席是我，谁都
抢不走。我实在是困了，一进门随意找了个座
位，松松垮垮地坐下，靠在椅背上。

去，倒杯浓茶，顺便把我的发言稿也拿来。
我对文海挥了挥手。

文海轻轻关上门，出去了。
会议室静得出奇，我忽然又想起了石琳。她

说我不会笑了也罢，怎么能说我面神经麻痹症
复发了呢？简直是岂有此理。可是，她还是关心
我的呀，她让我多保重。我是不是错解她了？她
不计前嫌，大老远从省城赶回来，还不是为了见
我一面吗？中午喝酒时，她还不是像过去那样含
情脉脉地看着我吗？虽然她也嫁了人，可她的身
材还是那样的美好，她的嗓音还是那么动听，她
的微笑还是那样的迷人。她比我的老婆不知要
好上多少倍，要不是有总经理，我会和她结婚
吗？不可能，完全不可能。晚上，晚上喝过酒，我
要和她单独说说话，对，单独给她开间房。就这
么定了。

一想到晚上有可能和石琳单独待在一起，
我心里就有些激动。我忍不住站起来，扭过身对
着墙上的镜子审视自己，还行，仪表堂堂。可是，
我忽然想起自己不会笑了，这怎么能行呢？要是
石琳看到我仍不会笑，她还会有跟我说话的情
绪吗？连说话的情绪都没了，还会有再进一步的
欲望吗？不行，我得努力学会微笑。我对着镜子
练习着，牵扯嘴角，放松面部肌肉，可再怎么也
笑不出来。

我颓然地坐下来。
我昏昏欲睡。我梦见了石琳。
不知什么时候，我给人捅醒了，一看，欧阳

天站在旁边。
经理，不是说要开会吗？大家都来了。
是啊，是啊，这就开。我怎么就睡着了？文海

呢，他怎么不喊我一声？
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一看，是老总打过

来的。我忙出了会议室，进了对面的卫生间。朱
总，您有事？电话那头说，没事就不能打个电话，
问候一下？听说你最近忙得很，要搞什么全面整
顿？这很好，很好。我说，哪里，朱总，我还做得很
差，正要去总部向您汇报呢。电话那头说，晚上
有几个客人，你也过来陪一下吧。我蓦地记起了
石琳，还有高达他们，正迟疑着，朱总又说话了，
怎么，不方便？晚上有应酬？有，那就算了。我赶
忙说，没有没有，我会准时赶去。电话那头的朱
总说，那就这样，挂了。

挂了电话，我发现洗手池上方镜子里的我
还在美滋滋地笑着，弧线优美，牙齿洁白，满脸
的生动。我没想到老总的一个电话，竟然使我的
这个功能奇迹般地恢复了。

太好了。
我带着微笑走进了会议室。
会议室里已坐了不少员工，他们都把头扭

向我。我想我的微笑一定很迷人，我微笑的脸一
定像一轮太阳，温暖，明媚。

我向我的位子走去。
可是，当我走过去时，却发现有个人深陷在

里面。他的身子靠在椅背上，脑袋耷拉着，嘴角
挂着一道长长的涎水。面前，放了打印好的讲
稿，还有我的水杯。是文海。这小子，居然比我还
喝的多，太不争气了。喝多了也不怕，居然坐到
了我的位子上，什么想法？我摇了摇头，用食指
点了点他的鼻子，哼了一声，起来吧，还要睡到
什么时候？他抬起头，一看是我，腾地弹起来。周
边椅子上的员工，自然看到了他的样子，立刻哄
堂大笑。

我也想笑，可是，想到自己的身份，很快就
刹住了。

我坐到了属于我的位子上。
我能感觉到，我面部的肌肉瞬间板结，好像

咔嚓一下上了锁。

笑的哲学
□素 荣


